异乡师生情
禹厚敬（1967届校友）
插队四年多了，回城无望的阴影笼罩在所有知青的心头，尤其是高中的学长，年龄使他们备感前途渺茫的压力，不甘沉沦的人们在千方百计寻找其他生路，有的人把目标瞄准了乡村民办教师的职位，但无亲无友的南京知青，面对众多本地回乡知青的竞争，明显地处于弱势。这时，不知是谁听说，前几年也下放到泗洪的周蔚老师的爱人刚刚被任命为县教育局局长。怀着一线希望，我陪同一位66届高中的学长冒昧地登门求助。几年未见的周蔚老师依然是那样的俭朴，面对我们几个不速之客，周老师像迎接自己的孩子一样热情。下放几年了，还第一次有十中的学生上门，她关切地询问我们在农村的生活，打听她所熟悉的学生的情况，也直言不讳她一家下放以来的经历，其间又谈到她的女儿我校1968届初中的李吾川同学远在内蒙牧区插队的艰苦生涯，嘘叹不已。她的爱人李局长下班回来后，周蔚老师转述了我们的愿望，没想到李局长十分干脆地消除了我们心中的忐忑：这样正宗的高中毕业生当然应该优先录用，而且这也关系到落实知青政策的问题。临别之际，我们一再向他们表示感谢，周蔚老师夫妇又异口同声说了一句我至今难忘的话：“不用谢，我们是一条战壕的战友。”后来，不但那位学长如愿以偿，而且全县的南京知青在录用民办教师的考核上也从此摆脱了弱势。
      1973年，我代表公社到双沟中学参加全县农民篮球比赛，在那里邂逅了也下放到泗洪、并已安排在双沟中学任教的宋家澳老师，我向宋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，道了一声：“宋老师好。”其实，宋老师没教过我，大概也不认识我，而且那还是在禁锢的年代，我们之间甚至没有一句话的交流，彼时彼地，我只是本能地觉得，应该格外表示对这位在文革中备受摧残的老教师应有的尊重。前些日子听同学说，宋老师已于前两年谢世。往事只能成为单向的追忆，但我仍然想说，并且相信所有的老三届毕业生都会说：宋老师，还有当年和我们一起走过那个特殊时代的老师们，你们永远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永远爱你们！
      1975年，泗洪县管镇公社被评为“江苏省知青工作先进典型”，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在全省知青工作会议上号召“全省学管镇”，公社近400名南京老三届知青中，一多半是十中的学生，这些几乎被当时的社会打入另册的青年，牢记校训，不屈从压力，努力追求人生价值，从1968年10月到1978年底，有上百名同学担任过大队、生产队的主要领导职务，数十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也还是1975年，“解放”复出的老校长李治中先生亲自率队到管镇慰问南京知青。这些在文革期间曾批斗过他的学生，怀着歉疚的心情热情接待了李校长。在走访了一户户知青后，李校长感慨地说“真想不到，我们的同学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中还能表现得那么好。”
      十年文革，因世态所惑，个人卑琐作祟，有多少人性扭曲，人格异化，当幡然醒悟之后，母校所培育的、深深植根于我们心底的良知便如汩汩清流，生生不息。想必这就是我们作为金中人最值得自豪的原因之一吧。这里，我还想借《校友通讯》，向已故的林敏书记，向李治中校长，向文革初期被我们伤害过的所有老师，深深地鞠躬，表示由衷的歉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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